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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尘封多年的日记本,许多往事涌上来。
1987 年，慈利县委成立土家民族成分考察组，

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那年 8月 21日，大晴天，我
和同事王金元、向必船3人去邻县石门考察，归来时
在石门碰上省民委土家族彭专家和随行女记者小
何。考察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明天都要赶到慈利参加县委召开考察土家族事

宜的会议。单位小车都已外出,今天赶不回来，我们
一行四人准备到车站乘末班车。其时，殷红的夕阳
依山西坠，已将近黄昏，我们赶到车站，班车早已
发完。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发现车站旁边的小河
边,停有几条小乌蓬船。我眼中一亮:何不雇请一条小
船回县里去呢?征求彭专家的意见，他竟高兴地点了
头。小船主人是慈利的，姓卓，是个有文化的年轻
人。我们讲明来意,他十分热情地为我们夜航。
他的小乌蓬船,打渔、送客两用。同事向必船原

是老水手出身。从小就跟随父亲在船上生活,对澧水
了如指掌,澧水号子倒背如流,自号“老船”，虽年过
花甲,却依然精神饱满。
小船从小河进入三江口便溯江而上。“老船”手

痒,自告奋勇为小卓摇橹想重过一把船工之瘾。一进
江口彭专家便大声诵道:“船出小河,奔向大江。澧水
渺渺,流向远方。船夫啊,请把舵儿掌稳,我唱一曲小调
把橹儿轻荡⋯⋯”我忙插话:这是诗人虎子在60年代
发表在《诗刊》上的《九澧船夫曲》。我说:虎子和我
有一定交情,我非常喜爱他的这首诗,不过今晚行船与
虎子的情景不一样,他是顺水,我们可是逆水。彭专家
笑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老船”使劲摇一桨,
“嘿”了一声:“迎风而上,力争上游！”
此时,落日已将最后的一丝余晖收去,夜幕像一棚

黑网撒降在江面上。月亮慢慢升起来，为我们导
航。峡谷的月亮不像城里月亮那样大方,似有“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羞色，不由令人想起早年写的一些
咏山月的句子:“山中月色，如云如雾，两岸景物，
全在眼前飞舞⋯⋯”月下的澧水极娇美。“老船”一
面摇橹一面应和着橹的节奏喊起了澧水号子;“一橹
一橹向前划,船上就是我的家。人人都说号子美,唱起
号子落泪花。”唱罢,“老船”说,澧水性子虽比溇水
温和,但其航程之长,滩头之多,也是一般人所不敢驾驭
的。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澧水连串湘、鄂两省的
桑植、鹤峰、慈利、石门、老大庸、津澧诸县，全
程 250 余公里，沿途险滩有 186 个，以上、中游居
多。今晚所航行的这段水路，沿途都是澧水的名胜
古迹，如蛮王城、赤松山、姜女庙、遗笔溪，等
等。澧水是条古老而神秘的河流，哺育了一代代英
雄儿女。
也许久离澧水而生旧情,“老船”又放开嗓子喊

起了澧水号子:“船过三江口逆水行,一路名胜迎客人
⋯⋯”他将这一段水路所经过的古迹全唱喊了出
来。这也是著名澧水号子的主要内容之一。
彭专家好奇，问:“你唱的这些古迹是真的吗?”

我接过话：“老船唱的号子古迹并非是船工杜撰和瞎
编,古迹和诗文,在县志、府志和相关历史掌故均有记
载”。小何迫不及待地问我:“你读过这些诗吗?”我
说:“不仅读过,而且还可背诵”。她大概想考我:“请
你背诵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我当场吟诵《咏
蛮王城》诗:“四壁横巍峨，危堞眩仰眺。复哉青冥
连，兀立气逾剽。维昔伏莽初，盗戈恣腾趭。飙蛮
王师来，穹林付一燎。”又咏《赤松山诗》:“辟谷张
良讬赤松，后人所处访仙踪。胡麻已变千古石，丹
灶空亩百丈峰。穿树荫溪罗节曲，插天阳石雷岳
封。当年茗有栖霞客，呼吸定能达九重。”《姜女
庙》诗:“庙貌巍峨对夕矄，姜女结义昔时闻。贞同
化石凝霜雪，羞向阳台行雨云。万里长城空自筑，
五径书卷曾坑焚。祗今危岭棱北塞，唯有山花犹伴
君。”《遗笔溪》:“谁家文笔大如橡，遗在溪畔不计
年。几度浓毫蘸碧海，借作挥书写青天。”《咏笔架
山诗》:“谁将后笔搁山巅，一架棱棱断复连。空际
挥毫双管卓,峰头儒墨八叉联。云根奇巧羲之石，雨
后淋漓学士笺。试问何时才脱稿，珊瑚撑向蔚蓝
天”。《咏琵琶洲诗》:“雨水分溇澧，悠然环沙洲。
无弦弹夜月，有曲赋晨旭。鹭迹参差见，渔舟上下
浮。闲云归壑罢，暂上作巢由。”
古诗词多系历代诗人、上任县官和游客所作。

古迹除了蛮王城、姜女庙被破坏外,其余的都完好无
损。
这段水路险滩不多。沉沉滩声不时从迷蒙的远

处隐约传来,山影中偶尔漏出的灯光,犹如诡秘的眼
睛。木桨在老船和小卓手里舒缓有力地的摇动，欸
乃浆声在浩阔夜空漶漫，如梦如幻。似睡非睡的，
如催眠的摇篮小曲。我却毫无倦意，被夜航所着
迷。两眼不停的向四周张望，兴致勃勃地努力搜索
月光下的景物。朦胧悬崖上所见古物的影子，那山
那峰那月都在默默静处，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把
人的心魂摄了过去。河面突然起风，浑厚的江声仿
佛巨灵的呼吸遥远而又迫近。小船如行在布满星光
的天空上，恍似置身于混沌初开的大自然之中。
这时,“老船”的号子声更加雄浑:“别看天上神

仙好,哪里比得上我们船古老。牵着大山跟船走,一年
四季水上飘⋯⋯”小何禁不住感慨:“老船”叔真有
福气，曾天天享受这种美妙的生活。“老船”苦笑:
“妹子哪知道，船工过的是穷快乐”。他说，澧水船
夫号子是纤夫用生命和血汗呐喊出来的，也是用纤
绳拉出来的。号子有无字和有字两种。无字，往往
一个长急滩一拉就是半天，如果遇上寒冬腊月，赤
身裸体泡在如刀扎的水里匍匐行走，那一声声长啸
就如狮吼，又似狼嚎，撕心裂肺。一曲船夫歌，万
般血泪，那号子，悲怆而绵长。
俗话说，行船起码三分险。小船在“老船”的

号子中徐徐前移，月光在桨下被切成粼粼碎片。划
桨本来是个重活险活，到了“老船”这里，却变成
了如诗画卷。彭专家望着水面上的片片月光，脱口
而出:“划桨澧水千层月，船驰碧水万重浪。月下澧
航情景浓，不负老船热心肠。”
前面，澧水河面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小卓说:

“这就是官潭湾，快到家了!”话间，小船已逼近琵琶
洲头，宽阔河面上荡着一层烟雾,白月亮已渐渐变成
毛茸茸的红色了,慢慢地向大山里隐去。顷刻，嘈杂
的人声、鸡声、犬声交织在一起,不绝于耳。沉睡的
沙洲开始苏醒，小船开始靠岸。

月照归舟
□周保林

“来一袋豆浆。”我说。我向柜台里递过
一元钱。
她转过头，用手理了理额头蔓过来的一

绺头发，从她身旁椅子上的木盆里摸出了一
个小小的白色胶袋，递到我手中，说：“下班
了啊。”
她每天都是这同样的四个字“下班了

啊”，也算是和我打一声招呼。
白色胶袋泡在木盆的温水里，传递着温

水的温度。握在手中，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暖
球一样。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喝上这一小袋
豆浆，比吃了山珍海味还享受。
那是2002年，我刚参加工作。每天晚上

下班，我都会在这小店里停留两分钟，用一
元钱喝上一袋豆浆。
小店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字，我的心里叫

它“豆浆店”，因为它只是个极小的城郊小卖
店，除了售卖这豆浆，再就是小柜子上散放
着有几袋零食和几包香烟。她是店主，应该
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了。她家中的人我从来没
有见到过。
喝完豆浆，再向南走上两三分钟，就到

了我租住的小屋。这里已是城郊的一个村
子，每天清早，我要走到村口坐上 19 路公
交，经过 11站到我上班的公司。虽有点远，
但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我觉得也没
什么。再说，这儿房子租金便宜呢。更重要
的，这村子名叫星子村，是极有文化意味的
一个名儿，我很喜欢。
最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村口有这样一家

豆浆店。每天晚上十点多坐公交车回来时，
可以喝上一袋豆浆。她家的豆浆味道纯正，
是她自己在家中用石磨磨制的。我见过她家
正屋里泡好的黄豆，见过她慢慢地转动家中
的石磨磨黄豆的样子。那天我休息，我好奇
地走近，她对我微微地笑着，说：“我这才叫
好豆浆呢。人要多喝豆浆，能清肺化痰，能
降血压，对身体好着哩。”她手臂转动着石
磨，因为用力，脸上胀得红红地。
我想要帮他转转石磨，她叫住了我：“年

青人，好好工作才好哩。”我不停地点头，算
是回应着她。她的话却多了起来：“这做好了
的豆浆啊，不能用保温瓶装，不然的话，几
个小时豆浆就变坏了。喝豆浆呢，也不要放

红糖啊什么的，那样会破坏了豆浆的什么维
生素的⋯⋯”
想不到，只是做做豆浆的她居然懂得这

么多生活知识。我呢，也只是按照我最初的
想法，每晚喝上一袋豆浆，暖和一下身体。
再说，一袋豆浆一元钱，算是最小的开支了。
和她的话多了，喝豆浆的那两分钟里，

我也会将我的工作和生活和她说说。我说，
这一个月我都在认真复习，准备参加一次新
入职的考试，等到腊月初九考试一过，我就
可能不会到原单位去上班了。那个原单位，
是个小公司，累人哩。
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照样会在她的小

店喝上一袋豆浆，然后回到租住的小屋子开
始复习。腊月初九，我参加了新入职的考
试，笔试面试一切顺利。那天晚上我在她小
店里接过豆浆时，这才发觉，这十多天里，
小店里每天给我递豆浆的人都不是她，却是
个三十多岁的瘦长女人。
“她将这小店转让给了你吧？”我喝着豆
浆，问。
“没有啊，我是她邻居。”女人说。

“她呢？”
“她十几天前就去了深圳儿子那儿去了。
她儿子的年龄和你应该是一般大小。只是，
她的儿子不听话，这次又和人打架了，打断
了人家的胳膊，她带了些钱去⋯⋯”
我有些不明白，继续问：“那这豆浆店你

帮她看管多久啊？”
女人却笑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开门哩，

她十几天前临出门时嘱咐我说，那个年青人
腊月初九参加新入职考试，每天晚上喝的豆
浆不能断，让我帮着她守着这豆浆小店。那
个年青人，就是你吧？今晚一过，明天我就
不用帮她开门了，这卖豆浆一天也守不了几
个钱的。”
我的眼中就浮现出她的样子。青色淡花

的棉袄，腰间系一块深红色的围裙，脸上总
是漾着微微的笑。
第二天，我拖着行李路过她家小店门

前，小店的门果然紧闭着。
我上了车，离开了星子村，忽然想起：

我居然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记得那豆浆的味道。

来一袋豆浆
□陈振林

生活点滴

张家界市覃东荣已去世24年了，可每年清
明节，都有许多学生、家长，跋山涉水为他扫
墓。就连海外学子也不忘发来唁电、短信，悼
念这位山区小学校长。他虽然走了，却永远活
在人们心中。
在覃东荣 58 年的短暂生命中，有 34 年教

龄、31年小学校长、23年拐杖人生经历，人称
“拐杖校长”。他先后在七所山村小学任教，热
爱大山，关心教师，疼爱学生，把一生都献给
了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真正兑现了“让所有穷人子弟都能上学读
书”的初心。
覃东荣的感人事迹在《光明日报》头版头

条刊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时任湖
南省副省长李友志为他题词“拐杖人生 不朽师
魂”，千余名党员群众曾联名为他请功。他的6
个“校长”称呼在当地更是传为佳话：
“拐杖校长”。1973 年 5 月 10 日，山洪暴
发，甘溪峪小学六年级学生杨贤金在回家路
上，从独木桥掉到离桥3丈多高的土门潭中，漩
涡汹涌，人渐渐下沉。时任校长的覃东荣从独

木桥上纵身跳入洪流之中，抓住了杨贤金，在
与滚滚的洪水搏击中，左腿撞击到乱石上。学
生杨贤金得救了，“而立”盛年的他失去了一条
腿，终身残疾，以拐杖为伴。
“爱心校长”。1981年，组织上调覃东荣任
教字垭镇中心完小校长。为了不让一个贫困孩
子失学，覃东荣拖着残腿拄着拐杖，踏遍了教
字垭镇的每一个角落。上坡时，他手脚并用往
上爬；下岭时，他手脚并用往下滑。他家访的
学生在1万人以上，为贫困生垫付学杂费、生活
费达3万多元，教字垭镇中心完小没有一个学生
因贫困而失学，率先在贫困山区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他妻子伍友妹是农民，属“半边户”，家
里本就过得紧巴，但他先后收养了 6名贫困儿
童，与自家 3个儿女组成 9个“异性兄妹”，供
他们读书，抚养他们成人。
“包袱校长”。覃东荣任七家坪小学校长
时，学校只有教室，没有办公室。他让裁缝缝
了一个大布袋，放学后他把教科书、备课本及
学生作业本背回家，在家备课、批改，第二天
背回学校。7年如一日，肩上起了一道深深的痕

迹，甚至背偏向一侧变了形。
“讲台校长”。覃东荣担任校长31年，可他
一直没离开过讲台，哪怕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也
咬牙坚持，曾5次晕倒在课堂上。
“无私校长”。覃东荣担任教字垭镇中心完
小校长的12年间，常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义务守
校，折算成标准工作日2500多天，有时遇到开
会或生病，就要家人替他守。1989年，上级将
一个“省劳动模范”名额下到教字垭镇联校，
全联校教职工大会上，许多老师提名覃东荣为
“省劳动模范”候选人，可他坚决推辞，不参加
竞选。教育局领导看到他拄着拐杖带病坚持工
作，为照顾他的身体想调他任某学区主任，他
也拒绝了。
“碓码校长”。至今，他清正廉洁，不接受
招待的故事还广为传诵。1989年 6月，覃东荣
随联校检查组去一所小学检查工作。中午，他
看见餐桌上摆了几道比较丰盛的菜，便严肃地
批评该校负责人说：“我身为本联校纪检组长，
今天要批评你。我们不饿，你们自己吃吧！”说
完，拄着拐杖走了，宁愿不吃饿一顿。

一个人与六个“校长”
□李龙生 覃盟

母亲节那天，我在沙堤大道漫步，忽听
前方一老太太自言自语：“人老了，真没用
⋯⋯”“弟儿，去市内往哪边走啊？”见我过
来，老人十分焦急地问。
“弟儿”是我乳名，这一声，仿佛母亲的
呼唤。我兴奋地抬起头，发现眼前的老人慈
善温婉，发如银丝，眉头紧锁，额上经纬纵
横，双手青筋突兀，好似一棵被无情岁月打
磨后的落叶梧桐，样子极像我的母亲。
对上天安排的母亲节邂逅，我自然十分

开心。于是，决定叫上出租车送一程，可老
人执意坐公交，说先前试图向另一小伙问
路，可那小伙象避瘟疫似的走开了，而我人
好心好，会有福报，想和我多说说话。
攀谈得知，老人是沅古坪人，儿女双

全，儿子定居广州，女儿迁居永定三角坪。
早前，老人将自己仅有积蓄悉数给了女儿，

随女儿住市内。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女儿
暂无业，常常是“上了麻将场，不认爹和
娘”。老人担心坐吃山空，在劝说其找工作时
发生争吵，被女儿气得只好在友人家住了一
宿，因曾有过脑中风时而糊涂，这才在乘公
交时迷失方向。
一路上，我们走得很慢，她说得很多，

我听得很细，就象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交谈。
老人说，现在政策好，自己有统筹医

疗，生活也基本上有保障，可还是有些担
忧：忧老家田土荒芜无收成，忧女儿无业无
艺压力大，忧孙子游戏成瘾学业差，但更多
的是对席卷村居的“麻将风”心存隐忧⋯⋯
她还说，亲眼看到：有的人，辛辛苦苦

打一年工，几圈麻将下来，钱没了；有的年
轻人，牌桌上大把浑霍父母血汗钱，毫无羞
涩和愧疚感；甚至有的老年人，把子女给的

生活费，都输在打牌上，平常日子却过得紧
巴巴⋯⋯
老人内心满是埋怨，男女老少，泡在牌

桌，有时一玩就是一天，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关注民生，关爱家人，多好的母亲啊！

我边宽慰边劝说：“土地问题，流转是大趋
势；就业务工，等疫情过后会好的；文明行
风，市里已出台了文件⋯⋯”
经开导，老人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连声说，“那就好，那就
好。”
说话间，已走到站台。我扶老人上车，

恰逢一中年人顺路，答应照料并护送。临上
车时，我又劝导：儿孙自有儿孙福，人老了
难免孤独，要多养生少操心、多活动莫生
气。老人似乎轻松多了，眉头皱纹都舒展了
些许。

老人上车后，我还有些不舍，因为我想
到了我的母亲，也曾镇上赶集迷失方向，也
曾这样谆谆教诲过我，也曾为子女操劳一
生，只可惜因疾病突发离开了。车开动后，
我再也没有回头，我怕我的泪会在再回首时
掉下来。
送走老人，我看见，一群憨态可掬的鹅

黄绒毛小鸭，在鸭妈妈带领下，沿着开满粉
白豌豆花和爬满嫩白野蔷薇的田埂，左右摇
晃着，向着太极溪进发，不想被前方沟坎挡
住，这时，鸭妈妈提高嗓门“嘎嘎”叫，耐
心地引导着，召唤着，鼓励着。小鸭们扇动
小翅膀，如同一个个黄色绒球，连滚带爬，
跌跌撞撞，爬坡过坎，多么幸福美满的生动
画卷。
这世界，母爱是最伟大无私、最真诚勇

敢、最深入持久的。都说母爱如水之柔，其
实母爱又如盾之坚。这盾，是曾历经雨雪风
霜，才铸成的比钢铁还硬的金盾。这盾，能
扫除一切危险，克服一路困境，守护一家温
暖，立起一域港湾。如今，水已干涸，盾亦
融化，唯有孝行天下，方可幸福万家。为了
母亲的微笑，愿天下儿女，传承孝心要趁早。

为了母亲的微笑
□王章勇

登黄狮寨

界顶神仙何处寻,雄狮未见入杉林。

云游绿海峰齐舞,日落黄昏壑自吟。

铁壁铜墙形势盛,银针宝匣险崖深。

松风吹向南天柱,万马奔腾壮客心。

党日感怀

正是攻坚决胜时,百年血染斧镰旗。

唐天汉土传寰宇,美雨欧风扫帝祠。

日出东方驱虎豹,春生南海创神奇。

更将新纪从头越,再向巅峰梦直追。

长沙首别记

报喜邮车到院前,叮铃清脆正华年。

雏鸥自在追云去,老凤殷勤挂肚牵。

二月樱香花烁火,三湘枫冷梦萦田。

回回目送催肠断,代代儿孙背影传。

满江红·闻武汉“解封”

乍暖还寒，又过了、樱花时

节。忍回首、妖风骤起，丛生泣血。

突遇百年魂悸栗，千街万巷撕心裂。

叹长桥，九省断通衢，车舟绝。

泰山令，真如铁；赴国难，攻

坚决。有南山战士，火雷神烈。戮力

同心终破楚，复兴华夏当磨折。待环

球、扫尽害人虫，同凉热。

刘义军诗词


